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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党团队方法(化名、笔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,001-702-873-1734  * 退党传真：


001-702-248-0599 * 退党电邮：tuidang@epochtimes.com *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,以后再上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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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，日本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宇都宫市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国际交流节。该交流节不只是当地日本人参加，许多的国外交流团体也参与，是宇都宫市非常有名的活动。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宇都宫国际交流节。 


虽然当天的天气不好，中午开始下起了雨，但是，舞台和广场上布满了参加活动的民众。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带来了功法表演，还有小弟子表演的扇子舞、舞狮、舞旗，吸引了很多观众，赢来阵阵掌声。尤其是功法表演和台下的观众形成了互动，很多的观众都在学习动作。 


功法表演时，台下的观众聚集而来，静静地跟着柔美的炼功音乐和台上法轮功学员的展示一起做了起来。几乎每一个观众都拿到了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与印有“法轮大法好”字样的莲花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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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海外信箱给� HYPERLINK "mailto:freeget.ip@gmail.com" �freeget.ip@gmail.com�发电子邮件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。


请下载自由门、无界等软件，更方便可靠。    











  明白真相的派出所所长退出会场


一次，某市“六一零”召开会议，布置进一步打压迫害法轮功。主持会议的“六一零”头目还没把迫害任务布置完，一个与会的派出所所长就站起来说：“就这事啊？还去卖命啊？我们还想多活几年呢！我先走了。”紧跟着，又有好几个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派出所所长重复着前边那位所长的话，陆续离开了会场。结果这个会没开成。


这说明即使曾经参与迫害过法轮功的警察都在觉醒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中共恶党谎言欺骗世人、打压迫害法轮功已走到绝路尽头了。









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】我是家住东北的一名四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。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早晨，我到厨房准备做饭。先往灶坑里添了一些煤，当我正侧着身子在灶旁收拾东西时，就听“嘭”的一声，炉灶突然爆炸。事后才知道是有个雷管埋在煤里面，我没发现，添煤时，被我添到灶坑里引起了爆炸。 


爆炸的碎片有些崩到了我身体的左侧内，当时，就感觉到好象有什么东西插进了我的心脏，半面身体火辣辣的，心脏部位感到很疼。那一瞬间我就想：“师父，请救救我！”我学法这么多年了，深知危难来时喊师父，就好使，真能逢凶化吉。 


当我把裤腿挽起来时，看到整个腿都往外冒血，我穿的线衣线裤崩的都象筛子眼一样。 闻声赶来的妹妹、弟弟看到我的后背还有雷管皮扎在肉里。他们马上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给我拍了片子，还做了彩超等。 


医生说：“真奇了，你身体里崩进三十多个金属片，可没有一个崩到神经和要害部位。只是有三片离心脏很近，差一点你就没命了，你真幸运啊！” 


医生接着说我得住院治疗。 我说：“我不住院，没事的！” 大夫说：“这么严重，不住院哪行啊？这三十多个金属片在你身体里，如果有一个发炎就够你呛！最次，你也得打消炎针。” 我说：“那就回家打呗。” 他说：“一百多种消炎药，你打哪种？” 医生也是为了我好，我就对他说：“那你就开吧。” 


医生开了药方，递给我妹妹、弟弟，他俩就去排队买药。我也跟着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，拽着妹妹弟弟出了医院。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没事的，不用住院，我炼法轮功，有师父保护，真的啥事都不会有的！” 


到家后，腿发青，肿胀的都打不了弯，一个一个小孔都往外渗血，但不觉得疼。看到我的人都替我担心，我不怕，我心里有底——师父一定会管我的。我照样忙乎我的家务事。 


邻里们听说我被雷管崩了，都替我担心，过来看我。他们发现我怎么像没事人一样？我对他们说：“我是炼法轮功的，有师父保护我，不会有事的……”他们当时半信半疑。 


没过多久，我的身体康复了，身上连个疤痕都没有落下。 


知道这件事情的邻居们都说：“法轮功真神奇，法轮大法的确好！” ◇




















  以恶人王珏为首的长宁区国保“610”很邪恶。从2011年2月至5月，所知道的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有9人，这些法轮功学员并不都是长宁区的。简讯如下： 


李红珍　2011年2月18日被绑架，并被诬判一年劳教。�李玮聆　2011年3月19日被绑架，面临被非法起诉。�杨惠芬　2011年3月19日被绑架，目前情况不详。�吴小峰　2011年3月20日被绑架，面临被非法起诉。（在浦东家中被绑架）�顾宝群 2011年3月20日被绑架，面临被非法起诉。（从2007年流离失所，在奉贤居所被绑架）�高琴妹　2011年4-5月被绑架，具体情况不详。�贺美云　2011年5月11日被绑架。（在闵行家中被绑架）�唐文秀　2011年5月11日被绑架。（家住松江）�何冰刚，2011年4月17日晚7点30分左右，瘫卧在床上的何冰刚被长宁区国保王珏、魏理光等撬门而入，闯入何家，把正趟在床上的何强行带走，次日开庭非法庭审，并继续对何施暴，踢颈椎和腰椎，（何冰刚在长宁区610栽赃陷害下，被刑讯逼供致残，腰椎、颈椎损伤，保外在家。）导致何在18日非法审庭时呕吐，延期开庭。 ◇





上海公安系统一直是非法监控、绑架、刑讯逼供法轮功学员的主力。以徐汇公安局为例，统计数字表明，在整个上海监狱系统中，被徐汇公安局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。其中包括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何冰刚、江勇、李亮、蓝兵、陈明亮、杨育辉、华威、梅建琦、陈永根、郑康、叶小平、郭顺红等。而被徐汇公安局直接送往劳教的，人数更多，已知的有应钰、陆灵秀、唐春萍、崔玉明、池波、庄炜、韩银珍、李瑞英、周超、郭锦富、张朝舜、杨亦宁、罗蛟龙、项东辉、姜德胜、王宏松、万健、马键、曾佳烽、李天祺、虞月宾、马新星等。此外，更有大量法轮功学员遭到威胁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逼流离失所。


公安局下各派出所，施行迫害不择手段。2006年7月6日晚，法轮功学员郭锦复在徐家汇沿华山路发放《九评共产党》光碟，被徐家汇派出所姜海、朱文福、丁申荣等人绑架，理由是他“在10元人民币上书写法轮功内容”。2007年11月25日下午，奉贤区海湾派出所顾雷等人，追随奉贤公安国保处警察，出动两辆警车绑架刘进，并对她家进行抢劫式抄家，当场抢走现金2万元，还有计算机、打印机、电瓶车、银行卡及各类证件等私人财物。2008年7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，凌桥派出所曾庆豪在浦东新区政法委指令下，以高空作业吊绳系在身上，翻窗私闯民宅；下午2点，3名警察暴力殴打返家的法轮功学员，并将其绑架到青浦警察培训中心非法关押52天。2009年5月25日早上7点30分，独居老人任秋玲刚刚起床，被居委会治保主任符仁珍和普陀区清涧二村派出所蒋建中等绑架。


公安局下各看守所，也积极参与行恶。2008年5月，60岁老人范国平被绑架到长宁看守所。范国平采用绝食方式抵制迫害，看守所则野蛮灌食，导致她鼻子出血一整夜。所长吴荔滨故意采用橡皮粗管子进行摧残性灌食，以增加其痛苦。见范国平不肯屈服，又将她四肢悬空，用手铐铐住，斜倒着挂铐在密不透风、蚊虫肆虐的禁闭室内。老太太仍不签字妥协，吴荔滨不让她上厕所、不让洗脸、不让洗脚、不让漱口，不让碰一点点水，并用“株连”方式不许全监室的人“开大帐”（购买食物及日常生活用品），逼迫其他人谩骂与攻击范国平。◇











左图：日本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表演扇子舞 。右图：不少观众跟着功法演示学习法轮功动作。











中共迫害法轮功 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。在经济利益方面，如公职、考核、孩子入托、入学、就业等等都和法轮功直接挂钩。甚至学生的考试题中都有诽谤法轮功的考题，很多民众被要求在反法轮功的横幅上签字。人们不得不在前途、利益和自己的良知面前作出艰难的选择。


江氏集团极力迫害按“真善忍”做好人的主流民众，其后果是使人越来越丧失诚信和善良，而道德败坏带来的可怕后果，使身处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。这场迫害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是巨大的。◇











您的每一句真话，每一桩善行，每一个义举，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、道义和共同价值！











    “现实是残酷的，那种一方面心里厌恶它嘴里却要说它好的感觉，实在太痛苦了。直到见到了你的父母（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曾遭受中共邪恶的迫害）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真正有信仰的人，我被震撼了……原来精神的力量能强大到这种地步，甚至能让你起死回生……从来不相信功法的我动摇了，也许是想要个真正的信仰……” 


现在，这名军官已经明白真相，自己上大纪元退党网站化名退出了邪恶的中共党、


团、队组织，并


每天默念：“法


轮大法好，


真、善、忍好”。











【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】这条信息是一个山东现役军官给他女朋友的，反映出了当前军队一些现役军官的内心精神世界： 


“给你说实话吧，共产党的一套我根本不信，军校学员百分之九十要入党，教导员找我谈了两次话要我入，我都坚持没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组织实在是扯淡，后来毕业了实在没办法，军官要求百分百党员，我才入了党。虽然入了党，但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我并不相信所谓的‘共产主义’，我其实根本没有信仰。但我不想沦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，更不想和其他人一样只信仰金钱权力。期间我也彷徨迷茫，有段时间甚至尝试依赖酒精。‘这个世界怎么了？’‘我怎么了？’我经常这么问自己。 














